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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休谟“同情”原则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现代价值，在价值观教育中具有引导、整合、凝聚、

开发等功能。“同情”原则在价值观教育中应用的主要难点有限度与分寸、群体与个体、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

实的结合等问题。可以通过以下路径来发挥“同情”原则的作用：树立价值观教育的和谐理念；融合主导性与主

体性教育；吸收多元文化的思想精华；结合情感渗透与现实关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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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休谟的道德学之中，“同情”原则是人类道德情

感的主要发生方式。休谟认为，“同情”是“人心之间

相互沟通、整个社会达到和平和秩序的根据”[1]。这

种思想对于道德领域中的价值观教育有一定的启示意

义。 
 

一、“同情”原则的现代价值和功能 
 
所谓“同情”原则就是“人心天然具有的一种情

感，其本质是一种与他人的同胞感，或者毋宁说是作

为我们人的本性的‘人性’或‘人道’；它把社会性的自然
情感和人为设计的有用性或公共效用同每一个人的快

乐和不快的感受相联系而引发出快乐或不快的情感，

由此而使它们获得作为社会性的德性的价值，并使单

个人与单个人之间、单个人与社会之间达到沟通、和

谐和秩序具有一个可靠的基础”。[1](11−12)鉴于休谟认为

社会性德性，不论是自然情感还是人为设计，其确立

都借助于“同情”，所以，这里分析休谟“同情”原则

的现代价值，将结合休谟的自然情感如仁爱、人为设

计如正义等一并分析。 
(1) 政治价值。休谟认为，自然情感中“仁爱情

感的价值至少一部分来自其促进人类利益和造福人类

社会的趋向”。[1](34)目前，转型社会的价值观更多地出

现了矛盾和冲突，仁爱情感能够将传统价值观的整体

性和现实超越性与现代价值观的个体性和世俗性加以

融合，从而有利于意识形态价值观的传播和现实政权

的统治。可以说，无论意识形态价值观的政治主张和

选择倾向如何，仁爱都会发挥其内在的协调价值，能

够使政治统治更加巩固，政治意识更加深入，政治关

系更加和谐，政治发展更加完善。当然，这种价值的

发挥还需要统治阶层深刻的认识和充分的应用，否则

就不可能取得应有的效果。 
(2) 经济价值。市场经济在运行的过程中出现了

很多“物化”的表现和特征，最突出的就是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沦为完全的利益关系，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

成为生活的指导原则，整个社会和每个社会个体变成

效率的工具，而处于持续的紧张精神状态之下。休谟

指出，“像人这样的一个被造物，不可能完全漠不关心

他的同胞被造物的幸福和苦难”[1](81)。“同情”原则强

调对他人的关怀和关心，现代经济伦理中如果没有这

种关怀的存在，最终会使人不能摆脱被异化的命运。

社会主义要想克服市场经济的先天缺陷与不足，必须

在其发展过程中渗透“同情”与关怀，调整价值取向

的偏离，摆脱工具理性的思维束缚，将人文精神与经

济发展相结合，才能实现深入持久地发展。 
(3) 文化价值。任何文化的传承都离不开对文化

本身的尊重和理解。反过来说，文化要想能够长久地

流传下去，就必须能够影响人。休谟认为，“无论我们

走到哪里，无论我们反思或谈论什么，一切事物总是

呈现给我们以人类的幸福或苦难的景象，并在我们胸

中激起快乐或不安的同情活动”[1](72)。也就是说，正

是“同情”心得以使我们能够理解传统文化的精髓、

尊重其他文化的差异。在全球化、科技化、信息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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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同情”原则使我们能够继续对民族文化传统抱

有敬意，并深入挖掘和发扬其深刻内涵；对世界多样

文化持有包容，并兼容并蓄，不断创新，在求同存异

中实现和谐与繁荣。 
(4) 社会价值。休谟在论述人为设计的社会性“正

义”时，提出“公共的效用是正义的惟一起源”[1](35)，

“正义这一德性完全从其对人类的交往和社会状态的

必需用途而派生出其实存，乃是一个真理”[1](37)。也

就是说，正义产生于人类的必需。正义的根源在于“维

护社会的和平和秩序、促进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这种需

要和目的”。[1](6)从这个意义上引申，当代中国的社会

转型使得不同群体在日益市场化的社会交往关系中，

共同进入了利益博弈时期。“正义”的社会价值表现在

大到国家与民族之间，小到个人之间，都能够起到凝

聚人心、促进交流、加强沟通和化解矛盾的作用。 
“同情”原则的影响是无形的，它的价值不能被

人们所直接衡量和买卖，但每个人都可以用心灵去感

受它。概括的说，“同情”原则在价值观教育中至少有

以下几个方面的功能。 
(1) 引导功能。吉登斯指出，现在是“一切个人

的便是政治的”的实用主义世俗化时代，也是一个消

费主义的时代。人们过去把国家利益作为牢固生活信

念的基本支撑，如今却被市场体制变革与社会现实利

益所遮蔽，国家利益以往所依赖的意义解释系统本身

受到了来自知识理性和生活理性的双重质疑，社会在

很大程度上被物化，价值冲突时有发生。“同情”原则

中人道或仁爱强调的是“令他人快乐”这个因素，这

个因素对于社会的“物化”倾向可以起到“清醒剂”

的作用，重塑内在精神支柱，帮助人们找到自身价值

的“公共的效用”，避免在利益追求中迷失方向，达到

道德与经济发展的统一和融合。 
(2) 整合功能。传统政治至上时代那种宏大叙事

已经被个人自我权利意识所取代，社会价值观难以迅

速统一，转型社会中的生活交往秩序变得充满脆弱性

和不确定性，个体化、多元化、即时化成为常态，社

会有机团结匮乏，资源争夺导致矛盾突显，风险成为

社会的关键词。“同情”原则提出，“仁爱”在人们相

互交往中发挥着增进信任和赢得尊重的作用 [1](109)，在

当今风险社会中能够起到沟通、理解和协作的价值，

从而有效地化解矛盾、整合资源，保证实现公平、公

正、公开地竞争环境，避免社会在无序的竞争中消耗

能量。 
(3) 凝聚功能。休谟指出，德性的本性“是心灵

的一种令每一个考虑或静观它的人感到愉快或称许的

品质”[1](114)。而之所以能够令他人感到愉快，原因还

是在于与他人之间的一种同胞感，即“同情”。既然“同

情”原则使得我们会考虑他人的感受和体验，它也就

具备了“博得好感，增加敬重”的功能。这个功能能

够把自己与他人之间相互连接起来，为实现共同的目

标而努力，“同情”原则对于保持价值观精神力量的聚

合力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4) 开发功能。开发意味着教化、教诲、启迪和

熏陶。只有通过思想的启蒙，行为的实践才能实现人

本身的转变。发挥人的创造力，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

的关键所在。要开发人的潜能，激发人的内在动力，

就必须对经济关系中的人实行最大程度的解放，使其

能够不断挖掘自身潜力。休谟指出，“个人的价值完全

在于拥有一些对自己或他人有用的或令自己或他人愉

快的心理品质”[1](121)，这种“令自己或他人愉快的心

理品质”在价值观教育工作中能够实现这个开发功能，

使现代人的主体性更加突出，在社会发展中实现自我

价值，从而达到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 
 

二、“同情”原则应用的难点 
 
休谟的“同情”原则虽然对于价值观教育有着重

要的启示意义，但是，我们必须同时看到“同情”原

则在应用中的难点所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 限度与分寸问题。对于价值观教育来说，每

个社会都会存在一定的主导价值观。即使在价值观教

育中要注重“同情”被教育对象，但是价值观的主导

性是不能改变的。如果为了增强被教育者的接受效果

而放弃价值观教育的主导性，无疑是舍本逐末，得不

偿失。这就要求在进行价值观教育时，既要站在被教

育者角度进行“同情”和关怀，又不能放弃教育的要

求和方向。这也就是如何处理意识形态教育与个人价

值教育的关系问题。意识形态教育侧重于国家与社会

对于个人的期望和塑造，个人价值教育则更多地关心

个体生命的启蒙和发展。意识形态教育需要考虑价值

教育中的个体存在，个人价值教育也不可能完全摆脱

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要求。如何在价值观教育中将这两

者关系很好地加以结合，实现社会要求和个人发展的

相互统一，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所以，“同情”限

度与分寸的把握就成为价值观教育应该重视的重要方

面。 
(2) 群体与个体问题。价值观教育的对象既有群

体也有个体，群体教育与个体教育的作用各不相同，

又相互影响。群体教育影响面大，传播迅速，容易形

成规模效应；个体教育针对性强，影响深刻，可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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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个体的主动性。当前价值观教育中更多时候是从群

体角度出发，概念化、模式化倾向严重，造成的教育

后果就是个体对价值观教育的内在排斥，使得价值观

教育形式化色彩浓厚，很大程度上成为“走过场”的

摆设，个体仍旧生活在自己建构的价值观世界中，社

会价值观形式上统一，实质上分裂。“同情”原则如何

在群体教育与个体教育之中都能充分发挥作用，需要

进行深入的探讨。 
(3) 传统与现代问题。一定的价值观必然反映一

定的时代要求。价值观教育必须要紧密地结合国家、

社会、民族的现代环境，体现时代特色，否则就不可

能取得任何的实际效果。但是，价值观教育也不可能

离开文化传统而进行，没有一定的文化传统土壤，价

值观教育就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末。当前价值观教

育中割裂传统现象突出，没有深入地研究文化传统，

盲目想当然地进行价值灌输，这种价值观教育的后果

就是教育者自说自话，不能与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

模式、生活方式融为一体，对其产生不了实质的影响。

大部分人对这种价值观教育的态度就是走马观花或是

阳奉阴违，并且还使得人们对于价值观教育本身产生

虚伪感和空洞感，从而影响他们对主流价值观的信任

度和忠诚度。 
(4) 理想与现实问题。价值观教育首先是理想教

育，没有理想教育，没有对崇高价值的追求，人们就

容易被现实的境遇蒙蔽双眼，个人和社会也就谈不上

长远和持久的发展。但是，现在的价值观教育现实主

义和功利主义倾向明显，理想信念很多时候被人为的

回避和弱化。很多人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谈理想

信念就是脱离实际的空想。这种思想存在的明显倾向

就是认为价值观教育要从现实的物质利益出发，充分

发挥物质利益的导向作用，让人们在物质利益的驱动

下追求未来。客观地说，忽视现实的要求，确有可能

使价值观教育陷于理想化境地，但是，仅考虑现实利

益，忽视理想信念的要求，极有可能使价值观教育流

于庸俗，使得功利取代了理想，整个社会道德陷于失

范的状态。如何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取得平衡，也是需

要解决的问题。 
 

三、“同情”原则在价值观教育中 
运用的路径 

 
“同情”原则能够增强价值观教育的道德认同感，

针对目前价值观教育的实际情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

面来探讨其运用路径： 
(1) 树立价值观教育的和谐理念。休谟对于通过

人为设计而建立的道德性中，认为其中正义的本质就

是能够实现社会的稳定、协调和和平，从而促进人类

整体的生存和发展。所以，“同情”原则本质上就是希

望社会是一种和谐的存在状态。可以说，和谐理念是

“同情”原则的内含思想。只有从主流价值观教育的

和谐理念出发，才不会在现实的价值观教育工作中走

极端主义路线，才能在方向性与自主性、规范化与个

性化、对话性与主体性之间实现和谐状态。在社会转

型时期，社会精神价值层面的冲突在所难免，作为主

流价值观对于价值冲突的存在不能回避，也无法彻底

消除，只有用和谐的理念对其进行处理，才能达到新

的平衡。当然，这里的和谐理念不是抛弃意识形态的

价值导向性，而是指在价值观教育中对各种社会思潮

要保持主导、开放、融合、控制的观念，从而更好地

实现引导作用。 

(2) 融合主导性与主体性教育。对于群体的“同
情”，我们要保证主导性优先，因为群体性的主要特点

就是整体的力量，而在整体的力量发挥中，最重要的

问题就是凝聚力问题。一个没有方向的群体是不可能

获得凝聚力的，所以，群体性“同情”首先要考虑主

导性。但是，价值观教育最终要落实到个体的接受和

发展上，没有个体的内心认同，价值观教育不可能起

到实际的效果。而且，“人的教育就是激发和教导作为

一种自我觉醒中的、具有思想和理智的生物的人有意

识地和自觉地、完美无缺地表现内在的法则”[2]的活

动。主体性发挥是个人价值得以实现的前提，只有人

的主体性得到了充分发挥，才能使人获得自我发展的

持久动力。我们要看到个体的差异性，使个体能够充

分发挥其积极性、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等。“同情”

原则需要我们把握主导性与主体性的结合点，以取得

个体与整体的统一与协调。 
(3) 吸收多元文化的思想精华。在全球化时代，

封闭的价值观教育已经不可能实现，要想在多元化世

界中发挥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力，需要及时关注并

吸收其它文化成功有效的教育理念、方式、方法和手

段等。只有坚持自身价值观的自信力，不断吸收世界

上多元价值观教育发展的最新成果，才能在价值观的

角力中立于不败之地。另外，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中对

人本身的终极价值关怀对于现代人普遍的道德缺失是

极其有益的充实和完善，有利于克服现代价值观教育

中价值目标和道德标准的降低，也能够防止西方现代

实用理性至上的思想成为教育主导。“同情”原则要求

我们对待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

等都应该保持着尊重和包容的态度以及开放和接纳的

心态，为民众构建共同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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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合情感渗透与现实关怀。“没有‘人的感
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3]。休

谟的人学思想以怀疑主义认识论为基础，以情感主义

心理学为归宿。所以，“同情”原则要求价值观教育只

有触及到人们的情绪和意志领域，触及到人们的精神

需要，才能发挥其高度有效的作用。如何才能触及人

们共同的情感? 那就是我们必须在价值观教育中尽可
能的避免讲“自爱的语言”，而是更多地“打动人类结

构中的某种普遍的原则，拨动一根全人类都与之谐和

发声的琴弦”[1](125)。休谟认为“心灵则从对整体的静

观中感受某种好感或厌恶、敬重或轻蔑、赞许或谴责

的新印象”[1](142)，价值观教育中道德情感渗透问题需

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但是，人不可能脱离现实而存在，

“同情”原则要求同样不能缺少对民众的现实关怀。

所谓现实关怀，就是在注重价值观教育的同时，必须

考虑被教育对象的现实需要，绝不能为教育而教育，

而是结合教育的过程对人们的现实物质生活需要加以

尊重、关心和帮助。 
总之，虽然休谟的“同情”原则有其一定的局限

性，如其抽象人性论的基础、经验基础与知性方法等
[4]，这些已有学者文章专门论及，不再赘述。但是，

在价值观教育领域中，“同情”原则对于更新教育理念、

拓宽教育途径、丰富教育手段、增强教育效果有着不

可忽视的作用，值得我们进一步加以探索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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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ume’s “sympathy” principle covers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social and other aspects of modern 
value.It also has guiding, integration, cohesion, development and other functions. The application of “sympathy” 
principles has some major dilemma about limited sense and proportion, groups and individual,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the combination of ideal and reality and so on.We can study some paths to play a “sympathy” principle role: to establish 
a harmonious concept of values education; integration of the dominant with the main education; absorb ideological 
essence of multiculturalism; combination of emotional and practical care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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